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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全球文明倡议的推动下，博物馆有责任且有能力在“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中发挥积极作用。今天博物馆的对外文化传播，不应停留在“一味出击、不问成效”的阶段，而应

追求在多元平等的文化互动中最大限度地优化传播效果。本文旨在探析跨文化阐释在博物馆中的应

用场景，并尝试探讨如何通过有效的跨文化阐释，提升博物馆对外文化传播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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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museum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capability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Today’s external cultural dissemination by 

museums should not stagnate in the stage of “proceeding blindly without questioning the effect”, but should 

seek to max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dissemination through diverse and equal cultural interactions. This 

article aims to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 museums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to optimize the actual effect of overseas cultural dissemination through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Museum education;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verseas cultural dissemination; translation

＊  本文为故宫博物院“英才计划”项目成果，该项目得到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学术故宫万科公益基金会专项经费资助。

实践中大多数博物馆常将对外文化

传播等同于语言转化工作，然而，这种

完全基于文本翻译的直接阐释方式，在

不同文化语境下能否有效传播博物馆的

文化内容，需要深入探讨。以备受关注

的展览交流来说，无论是中国展览走出

去，还是国际性展览走进来，均面临诸多瓶颈[1]，如某些特定中

华文化内涵的不可译、中西方文化差异下的不共鸣等。因此，

博物馆若想通过展览、导览、教育项目、出版物等进行对外文

化传播，使海外观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之、好之、乐

之”[2]，关键在于如何做好跨文化阐释，文本翻译仅是其中一个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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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物馆阐释与跨文化阐释

博物馆阐释与跨文化阐释中的“阐

释”，都对应英文“interpretation”一

词，其基本含义有两个：一是解释或理

解某个事件、信息、行为的方式；二是

对戏剧、音乐作品等的表演、演绎、处

理方式①。换言之，不同人对于同一件

事物可以产生出不同的理解，阐释的角

度和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当博物馆面向

本国观众时，考虑的是如何做好博物馆

阐释工作；当博物馆面向外国观众时，

考虑的是如何做好跨文化阐释工作。两

种“阐释”本质上相同，只不过跨文化

阐释要求博物馆人员认识到不同国家观

众的文化差异，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可

能需要转变原本国内适用的阐释习惯和

方式。

（一）博物馆阐释

当观众对博物馆里某件展品产生好

奇、产生疑问时，博物馆阐释的必要性

便突显出来了[3]。如何定义博物馆阐释？

费门·提尔顿（Freeman Tilden）最先提

出“阐释”的概念：“阐释所揭示的是

藏于事实陈述之下更宏大的真相。”[4]鲁

斯·麦克考（Ruth McKew）认为阐释是

将观众与历史遗迹、展品链接起来的方

式，是如何基于文化遗产传播故事与思

想的方式[5]。美国博物馆联盟教育专委会

将“阐释”界定为“博物馆实现其使命

和教育功能的媒介∕活动”。具体来说，阐释是博物馆与观众沟

通的动态过程；阐释是博物馆传递内容的方式；阐释媒介∕活动

包括但不限于展品、导览、网站、课程、学校项目、出版物和拓

展服务[6]。阐释的方式众多，不同类型文物有不同侧重点，选择

时需综合考虑目标观众、文物属性、教育目标等因素。

（二）跨文化阐释

跨文化阐释是指使用一个民族的语言、符号、文化来解说

另一个民族的语言、符号、文化，它要求阐释者暂时放弃自己

的文化立场，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文化处境、理论场域，用对

方的语言或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来阐述、解释自己的思想、理

论与文化，从而达到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理解的目的[7]3。跨文化

阐释的著名案例常见于外交场合，如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的日

内瓦会议期间，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向外国友人

介绍《梁山伯与祝英台》[8]，就是在利用双方都熟悉的信息来向

对方介绍一个新概念或事物。

在博物馆语境下，面向外国观众开展阐释工作时，都会有

意或无意地发生跨文化阐释。如在介绍明清皇帝每年“元旦”

亲临太和殿受贺时，讲解人员会补充说明这就是今天全球华人

所过的春节②，其重要程度相当于西方的圣诞节③。再如，中国

文物中有大量的龙纹，关于“龙”的英文表述，讲解人员有两

种用词选择，其背后逻辑不同：一是直接用“loong”，意在强

调中西方龙的不同；二是用“dragon”“Chinese dragon”④，

用对方已知信息引入新概念，或可进一步补充中西方龙在形

象、意象等方面的差异。此类面对面的即时沟通能产生更强的

“迫切感”，更易促使讲解人员根据海外观众对特定内容的熟

悉程度，使用类比、补充或者删减等跨文化阐释技巧。

二、博物馆跨文化阐释的实践探索

博物馆提升跨文化阐释能力的紧迫性日益凸显。一方面，在

全球化的推动下，坐落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热门旅游目的

①  Interpretation在第6版朗文辞典中的英文释义：1) the way in which someone explains or understands an event, information,  

someone’s actions etc；2) the way in which someone performs a play, a piece of music etc and shows what they think and feel about it.

②  在向国内观众介绍时，通常也需进一步解释此处“元旦”是指春节，而非1月1日。

③  接待伊朗、印度及其他国家观众时，可用诺鲁孜节（Nowruz）、排灯节（Diwali）等对其国家最为重要的节日进行类比。

④  2024年初，《牛津英语词典》将“Chinese dragon”收入词条，正式区别于英文中的“龙（d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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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博物馆，持续吸引着国际游客的目

光。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显著

提升，“中国故事”在国际社会愈发受到

关注，而博物馆则成为国际游客了解中国

文化与发展的重要窗口。本文重点关注博

物馆在展览、导览、网站、教育项目、出

版物等博物馆主要阐释媒介∕活动中，所

做出的跨文化阐释实践探索。

（一）表现形式

1. 举办赴外展览

展览可能是博物馆最先涉足跨文化

阐释的业务。以故宫博物院为例，早在

1935年就曾选送700余件文物参加伦敦中

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9]，更是自2004年起

与世界各国各大博物馆建立友好合作，

持续举办赴外展览 [10]，包括2004年在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举办的“康熙大帝”

展、2005年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

的“盛世华章”展。展览主题的选择，

尽可能基于两国人民共有的文化认知和

情感关联，如在法国讲述康熙皇帝的故

事，正是基于中法友好交往的历史渊 

源①。展览阐释的视角，更加贴近当地

国家观众的文化背景、观展习惯。如

2014年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共同

举办的“紫垣撷珍——明清宫廷生活文

物展”，在阐释内务府职能时，不同于

国内惯常的阐释角度，而是将叙事重点

放在皇宫里的瓷器、紫禁城的修造、后

宫的宠物管理、皇帝的起居生活等文物

故事与内务府的关联性上[11]。

2. 翻译本土展览

在本土展览中加入外文翻译已是普遍做法，尤以英文为

主，但多数仅翻译展览标题、单元标题、前言、结语、文物名

称等，较少对整个展览做全文翻译。上海的博物馆在展览翻译

方面脱颖而出，不仅能做“全文英译”，而且译文质量普遍很

高，其中更有不少采用“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策略，即摆脱

中文束缚后在英文语境下重新阐释内容。如在上海天文馆“征

程”展厅中，有一个小节标题为“地球真是圆的”，若直译或

许是“The Earth is Really Round”，而展板上呈现的英文是

“The Earth is Spherical? Indeed!”，用词准确、富有情感、吸

引观众，达到了与中文原文一致的表达效果。

3. 提供多语种导览

多语种导览服务是国家一级博物馆的标配。博物馆接待的

海外观众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普通赴华游客，二是受邀外宾，

包括政府首脑等重要国宾。相较而言，第一类海外观众的学习

兴趣更强，通常不满足“说教式”讲解内容，更愿意与讲解

人员深入互动交流，故而对讲解人员跨文化阐释能力的要求更

高。除人工讲解，博物馆普遍提供多语种语音导览，但其文本

多基于中文直译，质量主要取决于外包翻译公司，通常未考虑

跨文化阐释。

4. 建设多语种网站

多语种网站是服务多元观众群体的重要举措。根据《城市

国际传播能力指数（2024）》报告②，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是上

海、北京、深圳、杭州、广州。对这五座城市中的国家一级博物

馆进行统计，官网语言至少有中、英两种，最多的有中、英、

法、西、俄、日六种。整体而言，博物馆外语网站的内容远少于

中文网站③，如在藏品栏目中基本只呈现明星文物的外文翻译。

在这种“少”的背后，实际也反映出博物馆人员在针对不同文化

背景的观众挑选文物和阐释内容，以产生更强的文化共鸣。

①  17世纪法王路易十四对中国充满浓厚兴趣，曾给康熙皇帝亲写书信，并主动派遣五位“国王数学家”到北京，得到康熙皇帝接见。

②  该报告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编制，以国内53个重点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维度对我国城

市国际传播能力进行了评估。其中，“博物馆网站语种”是衡量城市软实力的指标之一。具体内容可参见：https://mp.weixin.

qq.com/s/WrnoxrlM4oG9-gB_fMAtWQ。

③  鉴于当前海外观众的实际浏览量与博物馆的资源投入状况，实现外语网站与中文网站的“等比复制”和“同步更新”尚非现实

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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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拓展海外教育项目

教育项目也是博物馆进行跨文化阐

释的重要素材。自2016年起，故宫博物

院在外联局文化中心管理处、文化部财

务司的积极协调与支持下，通过落户于

马耳他、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中国

文化中心，将其自主研发的教育资源，

以课程讲授、教学材料包、科普视频等

方式输送到海外国家 [12]。在工作过程

中，教育人员要依据当地观众特点，对

现有中文教育资源进行梳理、筛选、转

化及包装，因此该项目在跨文化阐释方

面的自由度较高。

6. 出版多语种图书

博物馆出版的多语种图书包括展览

图录、学术专著和科普读物等。不同类

型的图书所面向的读者群体存在差异，

因此对跨文化阐释的程度要求也各不相

同。相较而言，外文科普图书常因出版

社的海外市场拓展需求而产生，更为关

注海外市场的销售情况以及目标读者的

文化特点，故而对图书内容的跨文化阐

释要求更高。

（二）现状分析

1. 实现途径

总结上述实践可知，博物馆跨文

化阐释的实现途径分为人员和媒介。人

员途径指观众通过博物馆人员直接提供

的讲解、授课等阐释活动接收内容；媒

介途径指观众通过博物馆人员策划设计

的展览、网站、图书等阐释媒介接收内

容。观众接收到的阐释内容又分为语言和非语言符号①，即有些

内容以语言符号传递，有些内容以图像、影像、实物等非语言

符号传递。

表1  博物馆跨文化阐释实践的实现途径、 

具体项目及传播介质

实现 
途径

具体项目
传播介质

语言符号 非语言符号

人员
人工讲解 言语 实物、空间、肢体

课程讲解 言语、文字 图像、影像、肢体

媒介

展览 文字
实物、空间、图像、影像、 
乐音、装置等

网站 文字 图像、影像、乐音等

语音导览 言语 图像

教学材料包 文字 图像、影像、实物

科普视频 言语、文字 影像、乐音 

图书 文字 图像

2. 核心问题

上述实践主要集中在大馆，侧面表明博物馆在跨文化阐释

以及对外文化传播方面的影响力，的确受制于馆方资源配置水

平、人才队伍建设等客观条件，但其阐释水平与传播效果在更

大程度上仍取决于馆方的主观理念。事实上，博物馆虽已开展

诸多跨文化阐释实践，却未必真正融入跨文化阐释思路，多数

情况是将工作流程压缩为文本翻译一个环节。长此以往，博物

馆对外文化传播的真正潜力将难以激发。

三、博物馆跨文化阐释的关键环节

博物馆跨文化阐释的讨论，绝不能简化为文本翻译问题。

博物馆作为内容生产者与文化传播者，可以充分利用实物资源

优势，综合考虑语言及非语言符号的运用，不必对原有中文内

①  非语言符号可以指代人类传播中使用的语言符号之外的所有符号，功用在于重复、补充、调整、替代或强调语言符号传递的信

息，主要包括身体语、时间语、空间语、沉默、服饰、副语言等。参见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第1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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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与形式亦步亦趋。结合上述总结的实

践经验，博物馆跨文化阐释主要涉及以

下三个关键环节。

（一）内容选择

基于明确目标，选择正确且适合转

化的内容。选择哪些内容进行跨文化阐

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链的两端，

即阐释者和传播受众。

其一，不同文化背景、立场的阐

释者，对同一事物通常有不同的阐释角

度和方式。如对于王圆箓①这位存在一

定争议的历史人物，中、西方学者的描

述是有差别的：谢稚柳评价“王道士颇

机诈，思借之以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

酒泉” [13]；余秋雨称其为“敦煌石窟

的罪人” [14]；王冀青称其为“无知小

人”[15]；不列颠博物院（大英博物馆）

中国馆馆长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

Hall）则描述“经过一番劝说，并出于

资助石窟修复和保护的愿望，王道士把

许多古代珍宝卖给了外国考古学家，

包括马克·奥雷尔·斯坦因（1862—

1943）爵士，这使莫高窟建筑群受到了

国际关注”[16]。相较而言，中方描述多

有情感投射，西方描述看似陈述事实但

却有含糊其辞之嫌。在跨文化阐释中，

中方和外方的视域必然存在差异，这

也凸显了中国向世界发出自己声音的必 

要性。

其二，传播受众更易于接受与自

己文化背景、所具知识相同或类似的

信息 [ 7 ] 3 0 2。相比于“和”“仁”“天

人合一”等中华文化特有的哲学思想，“忠诚”“奉献”“包

容”等情感价值观更容易与海外观众产生共鸣，因为它们是东

西方文化中共有的观念。换言之，并非所有内容都具备进行跨

文化阐释的天然优势。如故宫博物院向海外中心输送教育项目

时，若从“太和殿上的小精灵”和“清代宫廷戏”两门课程中

挑选，教育人员倾向选前者。前者是介绍紫禁城建筑脊兽——

“动物”“神话”结合的产物，这在各国文化中都有对等物；

而后者蕴含大量中国戏曲、古典文学等知识，距离普通海外观

众的生活较远，倘若照搬国内执行方案，难以取得理想的传播

效果②。再如，《了不起的故宫宝贝》这套绘本适合做跨文化阐

释，因其重点在于传递勇敢、诚实、自信等情感价值观，而非

局限于文物知识。文物知识若脱离文化基因与土壤，往往会变

得异常晦涩，但这些情感价值观却是全世界人民共通的。

（二）文本翻译

根据传播对象与目的，选择翻译策略。翻译本身就是一种

跨文化阐释的特殊形式[7]63，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的选

择与“变异”。关于翻译忠实度的讨论从未停止过，看似忠实

原文的翻译，未必能真的忠实原作品的精神价值。美国语言学

家尤金·A. 奈达（Eugene A. Nida）提出功能对等理论，强调

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在语义、风格和文化

等方面实现等效传达；应以读者为中心，尽量让译文在目标语

文化中产生与原文在源语文化中相同或相似的效果[17]。无论是

中国翻译家傅雷，还是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实际都采用了“跨

文化阐释式”翻译策略，使原作在另一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生。

在博物馆的跨文化阐释实践中，阐释者更应注重文化层面的翻

译，并始终明确文本是“为谁翻、给谁看、作何用”，否则就

会变成传播效果不佳的自说自话。

以《了不起的故宫宝贝》为例，1 2个故事各配有一句

核心价值宣传语，如“光明坦荡的你最美”“自信的你最闪

耀”“无论身在何方，始终惦念归乡”[18]。最初的翻译版本非

常忠实中文原文，分别是“Honesty and candidness make you 

glamorous”“You shine brighter with confidence”“No matter 

①  王圆箓是清末民初的道士，因机缘巧合，发现了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但他未能认识到洞内文物的价值，将其成批卖给外国探险

家，导致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王圆箓的行为引起了广泛争议，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名人。

②  若需输出“清代宫廷戏”，则要大幅调整国内教案，甚至跳出中文思维重新设计内容。这必然会增加很多工作量，而对工作量

的现实考虑通常会影响教育人员的最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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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you are, you always miss your 

hometown”①。但当脱离中文语境来看

时，这种看似忠实原文的翻译结果，既

未充分传递故事内核，也未实现朗朗上

口、深入人心的宣传效果。因此，主创

团队从故事价值传递、语言风格、目

标受众等方面综合考虑，调整为“You 

are best at being yourself ”“Everyone is 

born for something”“The best journey 

takes you home”② [19]。

此外，该书中“不起眼的小黑”[20] 

的文化翻译问题值得讨论。故事讲述小

黑因肤色黝黑遭同伴排挤③，却最终在

斗茶大会上大放异彩。为增添故事戏剧

性，小黑最初被同伴小白嫌弃道：“我

不喜欢你，你黑得刺眼”“我还是喜欢

小青，你太黑了！”在中文语境下，这

些描写并无不妥，但若直译恐怕会因涉

嫌种族歧视而在海外引发争议。外部译

员采用逐字直译的方式，主创团队在审

核阶段将“black”“white”这类敏感

词汇全部规避，改用“dark”“pure”

等（图1）。坦白讲，这只是通过略微

调整措辞的方式，尽量弱化潜在争议问

题，实际改善效果有限。此类问题应在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得到更多的关注，

后期翻译难以解决，需要主创团队提前

化解规避。对原故事进行编译或二次创

作，或许是可行的办法。

（三）使用非语言符号

使用非语言符号，辅助文字内容。

博物馆的阐释内容很少仅靠纯语言输

出，而是存在丰富的非语言符号。从某种角度来说，非语言符

号的存在对于博物馆人员来说是翻译减负，也是传播优势。在

处理某些不易通过言语描述清楚的知识时，博物馆人员可以考

虑如何加入非语言符号，帮助传播受众理解吸收。

1. “释义”图：直观呈现内容，减轻阅读负担

展览要善用两种释义图：一种是使用反映历史信息的图

片，对藏品的使用环境、场景进行辅助说明；另一种是专门绘

制图表，解释复杂的概念或关系[10]。图的出现，意味着展板文

字量的减少，对于策展人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但对于翻译人员

和国内外观众来说都是极大的减负。

教育项目、科普图书等也可加入大量释义图，用于直观呈

现知识、解释原理。故宫博物院向海外文化中心输送的“清代

宫廷服饰”课程材料包，包括教案、课件、手工制作说明书等

教辅材料。在对比皇帝、皇后朝袍时，教案仅以文字描述（图

2），“披领”“襞积”“花接袖”等术语易令人望文生畏；

课件则以图文配合的方式呈现内容，将皇帝和皇后的朝袍并置

（图3），以蓝色文字框显示二者相同点，以红色文字框显示不

同点，对比结果一目了然。

图1 《不起眼的小黑》绘本故事中、英内页

①  直译后的中文分别是“诚实和直率让你魅力四射”“你因自信而光芒万丈”“无论你在哪里，你总是想念你的家乡”。

②  直译后的中文分别是“你最擅长做你自己”“每个人生来皆有使命”“最美的旅途，是带你回到家乡”。

③  小黑的原型为宋代建阳窑黑釉兔毫盏，是宋人以点茶法喝茶的宠儿。小黑的同伴有小青、小白，原型分别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龙泉窑青釉弦纹瓶、青白釉山形笔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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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音：快速传递信息，丰富感官

体验

相比图文说明，声音、影像通常更

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带来更丰富的感

官体验。上海自然博物馆在展厅中设计

了“树洞”，观众一靠近，就可以听到

相应的昆虫、鸟、兽声；唐山博物馆在

“岁月留声——常兆新先生中国百年唱

片收藏展”中用留声机展品播放唱片，

生动展现出留声机的运行状态和音色魅

力；故宫博物院在“茶·世界——茶文

化特展”中用视频呈现点茶全流程，给

观众留下深刻记忆。这些出色的互动展

项跨越语言障碍，即便没有过多文字

说明，海外观众也能获得很好的学习 

体验。

而将音、画、字融合起来阐释内

容的科普视频，是非语言符号使用的优

选。关于午门“明三暗五”的巧妙设

计，文字描述是“正中开三门，两侧各

有一座掖门，俗称‘明三暗五’”。单

看文字，国内外观众都很难建构实际意

义。在《走进故宫》GoodTalk中英双

语演讲视频课程①中，外籍教师用英语

讲述这个知识点，同时配有双语字幕、

午门场景，并以特效动画圈出何为“明

三”、何为“暗五”（图4），一目了

然，跨越文化壁垒，效果颇佳。

3. 实物：打破语言壁垒，传递原始

信息

在一定程度上，实物是可以超越

①  根据故宫教育团队策划的“我要去故宫”公益视频课，国棠青少年文化交流中心于2021年开发制作了《走进故宫》GoodTalk中

英双语演讲视频课程。课程主讲老师是来自英国伦敦的Alex Roberts先生，讲课中交替使用中文、英语两种语言，生动讲述故宫

的建筑、历史、文化知识。这套课程的目标观众是中国与外国的中小学生，一方面是让外国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中文

表达，另一方面也让中国学生提升用英语讲述中国文化的能力。

图2 教案中“皇帝、皇后朝袍对比”的文字

图3 课件中“皇帝、皇后朝袍对比”的图释

图4 《走进故宫》GoodTalk中英双语演讲“午门”视频课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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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fi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mperor’s 

ceremonial robe and the empress’ ceremonial robe. 

l Similarities: both have a cape collar (piling), horse-hoof cuffs 

(matixiu), and right-side fastening (youren, also translated as 

“rightward wrap-over neckline”). 

l Differences: the emperor’s robe has pleats (biji) while the 

empress’ doesn’t; the empress’ robe has sleeve-bands 

(huajiexiu, also translated as “extended sleeve with patterns”, 

stitched to the inner sleeves and embroidered with flowers) 

while the emperor’s doesn’t.  

In the mid-17th century, the nomadic Manchu people sp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Some nomadic characteristics can be 

seen in the Qing imperial costumes. Take the two ceremonial robes for 

example: their large collars are shaped like bows, named “cape collar” 

(piling); and the cuffs are shaped like horse-hoofs, hence the name 

“horse-hoof cuffs” (matixiu). 

(2)  Festive dress 

The festive dress was worn by the emperor, empress, concubines 

and officials on festive occasions such as imperial banquets, 

welcoming the emperor’s arrival, the winter solstice and imperial 

birthdays. Comparing to ceremonial robes, the festival robes are less 

formal and more diverse in colors, symbols and styles.  

Many people may have heard about the “dragon robes”, and 

mistakenly believed only the emperor or other male imperial family 

members were eligible to wear dragon robes. Actually in the Qing 

dynasty, female imperial family members such as the empress 

dowager, empress, high-ranking concubines could also wear dragon 

robes. Look at these five dragon robes. Can you tell which one is for 

gentlemen? The answer is the red one. Here are two major differences: 

a) the gentleman’s dragon robe has a vent (slit) on the front, back,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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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符号的信息载体。落地于故宫博物

院的国际博协培训中心培训班（ICOM-

ITC），自2014年起设置“藏品阅读”

课程，旨在训练博物馆专业人员的文物

研究与阐释能力[21]。在课程中，学员自

由结组观察藏品，从文物身上“读取”

外观、材质、年代、产地、工艺、功能

等信息，并与组员展开讨论、推测，记

录下初步判断结论（图5）。而在这个

阶段，完全不提供任何文字资料。排除

语言要素后，中外学员在研究同样陌生

的中国文物时，双方表现实际差异不

大。这证明实物能让不同语言背景的人

都可以从中获取一定的信息和意义，从

而成为博物馆跨文化阐释的独特优势。

四、思考与展望

博物馆提升对外文化传播效果的

关键在于做好跨文化阐释。表面上，跨

文化阐释是语言转换问题，但真正的考

验在于能否充分考虑海外观众的文化背

景、学习方式等特点，并据此选择合适

的阐释内容、角度与方式。换言之，跨

文化阐释的关键在于超越文本。从已有

实践来看，博物馆要做好跨文化阐释，

可从以下四方面着力。

第一，重视阐释媒介，扩大传播范

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曾在2003年做

过一份观众调查，结果显示工作人员直

接提供的阐释活动只能覆盖22%观众，

而工作人员策划的阐释媒介却能覆盖

62%观众[22]。结合当前国内博物馆教育

“供小于需”的疲惫现状，该调查结果

仍是有意义的提示：只靠人力输出，博

物馆无法追赶上国内观众对高质量文化

需求的增长速度，也就更无心、无力满

足海外观众对于了解中国文化愈发强烈

的好奇心。因此，应在传播范围更广泛、呈现方式更多元的阐

释媒介上加大投入。

第二，探索工作模式，提高产出质量。实际执行层面，

博物馆跨文化阐释可分为教育阐释和文本翻译两个步骤。教育

阐释由博物馆人员完成，选择合适的内容与形式，编写中文文

本，灵活加入非语言符号；文本翻译多外包给翻译公司，再由

博物馆人员终审译本。缺乏国际交往经验的博物馆人员，容易

忽略海外观众的特点，保留中文语境下的阐释习惯。翻译人员

时常不能准确理解原文，且缺少与主创团队的沟通机制，容易

对原文亦步亦趋，加上中方译者语言水平不一，导致译文质量

普遍欠佳。较为理想的工作模式是：中文文本由具有跨文化阐

释能力的博物馆人员编写，并创建与外部译员的有效沟通途

径；译文由博物馆人员、外籍译员分别审校，前者把握内容准

确性，后者确保译文符合其母语的表达习惯。

第三，拓展非语言符号，解锁更多阐释方式。即便在语

言不通的情况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也会有共同的情感。这

点尤为体现在艺术演出中，如故宫博物院儿童音乐剧演出《甪

端》，虽然演员们全程使用中文表演，剧场里也没有提供英文

字幕，但是通过肢体动作、舞台效果、服装道具、音乐烘托等

多感官阐释元素，不懂中文的外国博物馆同行也能大致理解剧

情走向，并且在高潮部分感动落泪。该音乐剧尚未进行译制，

但由此初步判断它具有进行跨文化阐释及传播的潜力。

第四，关注传播效益，提升跨文化阐释能力。当下博物馆

跨文化阐释实践虽有不少成果，但馆方鲜少掌握传播效益的实

际情况。以外语出版物为例，博物馆人员审核完最终成品后工

作便结束，至于后续书卖得如何，似乎不太重要。这种现象与

博物馆相对被动开展跨文化阐释及传播工作不无关系。若无媒

图5 中外学员在“藏品阅读”课程中研究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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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出版社等第三方介入，博物馆缺少

直接向海外市场输出文化项目的渠道和

决心，也就不会从根本上重视后续传播

效益，长此以往不利于提升博物馆人员

的跨文化阐释能力。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本

质上是其如何成为世界文化的问题。不

仅要客观认识并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和特殊性，而且要找到中

外文化的普遍性与统一性，并据此构建叙事角度和方式。在对

外文化传播中，博物馆需充分发挥自身强项——独特的文物藏

品提供丰富的叙事素材，懂观众的教育人员策划合适的阐释内

容，多样化的阐释方式缓解单调的文字描述。借助有效的跨文

化阐释，博物馆应能提升对外文化传播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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